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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素丽

柳外迎来水面风，长堤步履自匆匆。
环湖看遍千山色，灵隐峰前夕照红。

游西湖

●丁海明

白鸟叫了几声
从绿树上飞了过去
它衔走了时间
也衔走了我儿时的梦

那时，我们玩躲猫猫
在黑暗里，期待逃脱被抓住
命运却明眼如炬
我们无处可躲

我回来了
寻找幼时认识的一棵葡萄树
我想摸摸它的老藤
与它再一次心灵交应

可惜，那棵葡萄树早死了
我无法忏悔曾经偷过它结的葡萄
它曾经甜蜜过我童年的故事

而今，我再次回乡了
我急切地想倚着那棵葡萄树
像个委屈的小孩
哭一次

此时，白鸟又叫了几声
从绿树上飞了过去……

返乡

金宗炳/文

这几天，我的心情极度不好，一
直沉浸在失去沙家浜团政委的悲痛之
中……

8月 10日下午 3点 59分，台州日
报社原党委书记、原一七五团（沙家
浜团） 新闻干事颜安兰先生给我发
了一条微信：“闻讯今年 92岁的陈景
权副政委已于 8月 8日下午 4点 28分
逝世。愿老首长一路走好！”惊闻噩
耗，泪如泉涌。泪眼蒙眬，往事历历
在目……

1969年12月，我应征入伍，投身
到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二十军五九师
一七五团（沙家浜部队）四连，担任
连部通信员，后来被团部宣传干事黄
胜仁先生临时抽调到团宣传队搞文艺
宣传。那时的团政治部主任陈景权先
生是直接抓团宣传队工作的，于是我
有幸认识了他（我退伍后，得知他提
升为一七五团副政委），从此与他有了
不解之缘。

记得有一次野营拉练，陈主任与
我们宣传队一道步行，他对我说：“小

金，这米袋大，怎么办？你背不动，
我给你背。”“首长，没关系，我背得
动。”“看你这么小的个子，还说背得
动。拿来，让我背。”不由我分说，他
就把我横在背包上 3斤重的米袋拿走
背在肩上了。当时我很感激，也很难
为情：小兵的米袋竟让首长背？虽说
是小事一桩，但我心存感恩，多好的
部队首长啊，50多年后，我还念念不
忘。

1975年 3月 1日，我们团宣传队
去江苏宜兴参加师部文艺汇演后回到
湖州黄芝山团部军营，我去团政治部
向陈主任告别，说是要退伍回家了。
陈主任问我：“小金，你有没有去过上
海？”我说：“没有。”陈主任笑着说：

“反正你们温岭的战友都回到温岭了，
那你就去上海看看，我给你开介绍
信。”我高兴地跳起来，想不到陈主任
爱兵如子，在我退伍前还给我发放特
殊的福利呢！

我退伍后，部队移防到河南，便
与首长失去了联系。后来，我走上了
专职从事新闻报道的道路，经多方打
听，终于有了陈景权副政委的联系电

话，并得知他转业后回到家乡东阳市
担任工商局局长。

有一年夏天，我去东阳的横店影
视城采访温岭石雕大师潘禹祥的事
迹，陈副政委得知后，冒着烈日，乘
公交车特地从东阳市区赶到横店来看
我。一见面，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带着一腔浓重的东阳口音对我说：“小
金，这米袋大，怎么办？”“40多年前
部队宣传队的事，陈政委怎么还记得
啊？”“我们小金的事情怎么会忘
呢？”“哈哈，哈哈！”笑声在横店新
落成的红军长征博览城的山坳里回荡
着。

2011年 7月 17日，我和原部队四
连的指导员唐焕良 （后提升为团政
委）策划在江苏常熟举行“沙家浜团
老兵相约沙家浜”活动，邀请以原沙
家浜团四连为主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36名老兵参加，其中受邀的首长有一
七五团（沙家浜团）的副政委陈景权
和当年部队的团新闻干事——台州日
报社党委书记颜安兰。在沙家浜纪念
馆里，陈景权副政委高兴地对我说：

“真想不到我们的小金同志能想出这么

个金点子，有意义，有意义！”
4 月 12 日是陈景权副政委的生

日，我每年都要打电话向他祝贺生
日，我可能是一七五团唯一记住首长
生日的战士了吧！2012年 4月 12日前
夕，我打电话与原四连的龚奎金老排
长联系，准备为陈景权副政委的八十
大寿庆贺一番。电话那头的龚排长爽
快地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做东
在义乌大酒店办几桌，我派车把老首
长接过来，到时你开车过来就是了。”
4月 12日上午，我带着妻子开车赶到
义乌大酒店，为陈景权副政委祝寿，
那时他开心得不得了。

今年 4月 12日上午，我跟往年一
样，给陈景权副政委打电话：“陈政委
好，我是温岭小金，祝您生日快乐！”

“小金，谢谢你！”电话那头，声音洪
亮。可谁知，此时的他正重病住在医
院里。

沙家浜团副政委陈景权先生，生
于1932年4月12日，浙江东阳人，享
年92岁。

呜呼！沙家浜团老首长陈景权先
生走了，留给小金无尽的怀念！

怀念沙家浜团政委

艾科/文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适逢纸
媒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在那段处
处洋溢墨香的年月，热爱阅读与写
作的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带着积
攒的稿费单，到市中心的邮储银行
取钱。对我来说，取钱事小、“窃
读”事大，且一度身陷“书非

‘窃’不能读”的“囹圄”而无法自
拔。

每次在银行窗口办理完取钱业
务，我都会转身来到与银行一墙之
隔的邮局报刊零售专区，在那一排
排墨香四溢的报刊中汲取精神食
粮。自从邂逅这片“心灵花园”之
后，我就时常一边防备着工作人员
的冷眼，一边小心翼翼地翻阅喜欢

的报刊，直至夕阳西下邮局下班才
会依依不舍地离开。这片闹市里的

“心灵花园”成为读者的精神栖息之
地，亦是我获取更多投稿渠道的

“信息平台”。长期的“窃读”让我
的心灵越发丰盈，写作水平亦有提
升。

后来不知为何，邮局报刊零售
专区突然搬至他处。这座城市庞大
而陌生，我按照工作人员告知的新
址苦寻未果，生活自此暗无光彩。
抛开悲伤，我暗自思忖，是不是因
为像我这样只看不买、热衷“窃
读”的人太多，导致报刊零售业绩
不佳，才迫使他们易地求生的？若
是如此，那我为自己这种“令人不
齿”的“铁公鸡”行为道歉，并恳
请他们理解一个初入社会、生活拮
据而又酷爱阅读的文艺青年的羞赧
之举。可是谁能告诉我，那片“心
灵花园”究竟在哪里？

一天，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
到一位骑着电瓶车给报刊亭运送报
刊的师傅，便向其请教运送的这些

“精神食粮”来自何处。师傅热情地
给我指明了方向，我循向而去，拐
拐绕绕走过好几个路口，终于在一
条文艺氛围浓厚的路边看到几家做
书刊批发零售的书店，书店虽然不

大，但几乎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畅销
期刊。工作人员见我进来，问我想
买什么杂志。因是首次“光临”，不
谙店家秉性，更不知该如何继续实
施“窃读”之举，所以我支支吾吾
地说“随便看看”，以掩饰企图“一
毛不拔”的慌乱。

这家店里的杂志虽然类别齐
全，但美中不足的是，多用塑封包
装，名为防止运输磨损，实是谢绝
随意拆阅。我无法打着购买的旗号
拆开塑封“先睹为快”，只能匆忙转
了一圈之后，以“没有想要的杂
志”为由仓皇离开。后来每次经过
那几家书店时，我都会心痒难耐，
就像山珍海味摆在面前却又无法大
快朵颐一般。豫剧界常以“三天不
吃盐，也要看看崔兰田”之说，表
达广大戏迷对于喜欢的豫剧名家的
拥戴。而对于痴迷阅读的我而言，

“三天不食美餐，也要阅读书刊”已
经成为深入骨髓的爱好，以致一日
不行阅读之“窃”，便一日心神难
安。所以为了治好这一“心病”，我
必须“旧业重操”。

许是上天眷顾，我很快就在一
所大学旁边邂逅一家温馨的书店，
周末去闲逛时总会花点“小钱”买
份报刊增进“熟悉感”。和店主在

“一来二往”中成了朋友之后，我可
以尽情免费翻阅那些报刊书籍而不
必担心遭受白眼，且甚是感佩自己
能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

“兵法”运用得不着痕迹。
后来随着网络技术、媒体融合

以及短视频的飞速发展，报摊和书
店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曾几何时，
为了购买一份报纸，我跑遍全市几
乎所有仍在苦苦挣扎中经营的报
摊，那种寻而不得的无奈是热爱纸
质阅读人群的悲哀。在“窃读”之
路上行走多年，我深知报摊和书店
对于读者的意义，内心深处已把每
位报摊摊主和书店店主当成了大众
精神文化的“守护神”，同时练就了
一双辨别“善恶”的火眼金睛，大
多一眼就能辨出哪些“守护神”对
读者温暖热情，哪些对只看不买的

“铁公鸡”恨之入骨。
经济窘迫的年代，“窃读”实属

无奈之举，为了免费享用一场精神
盛宴，只能甩掉内心的清高，硬着
头皮对摊主或店主投来的厌嫌目光
采取选择性无视。如今经济条件大
好，我可以落落大方地通过各种便
捷渠道订购任何喜欢的读物，可我
依旧难忘昔日那些隐藏在市井中的

“窃读”时光。

“窃读”时光

●艾草

盛夏的午后，风都是静止的。
连呼吸都是烫的，只有
蝉声一阵高过一阵，应和着
这夏日的高温，阻止着
众多人出行的脚步。

有一抹橙色，她每天都在。
穿环卫工人的工作服，随身相伴
的一把扫帚，一个大大的水壶，
一条毛巾，埋头打扫着公园的小道。
落叶在扫把下翩飞，焦灼的枯叶
像她们古铜色的肤色。
汗水湿透了后背，她们
时不时，停下来用毛巾擦把汗。

公园里的落叶，日复一日地掉。
那条蜿蜒的石头小路，她们
也扫了一天又一天。
夏天过了，秋天会来，
再后面是，凛冽的寒冬。
它们都在排着队，等着她。

像土壤里的蚯蚓，
她们，就是这个城市的清洁工。

盛夏午后
公园里的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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